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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多年以后，若有人问我是
怎么开始学跳舞的，我将会回
想起那次走在街上，见到沿街
舞蹈房里人们正在练舞的那个
6月。
那日，我和朋友约在离家

不远的饭店吃饭。一路走去，
要路过一处办公园区，沿街铺
面中开着一家舞蹈机构，装着
一大片落地玻璃。平时我不常
走这条路，虽知此处有个舞房，
但几乎从没见有人在里面跳
舞。那日，最大的那间舞房里
开着通亮的灯，好多人在那里
跟着节奏舞动。有年轻的女
子，也有看着与我差不多的中
年女性，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各
种动作。虽然听不见音乐，但
动作优美，身姿袅袅。我停下
了脚步，仔细看了一会儿。老
师很耐心，一个个动作分解了
教；学生们有些跳得好，有些跳
得生涩，但大家都很专心，似乎
没人关心玻璃窗外的风景。
我想起了自己在朋友圈

里，就看到如今有不少朋友都

在各种舞蹈机构学跳舞，一支
舞蹈虽然短则十几秒，长的也
就一分钟，但每次我都很喜欢
看。“她们跳得真好呀！我小时
候也学过几年舞蹈，只是基本
功都废了，可惜！”我有次和老
公讲起这件事：“你说，我如果
也去跳，会不会也不赖？”老公
回我：“你有时间去跳舞吗？”也
对，上班工作、下班带娃，家里
两个孩子一个要
搞功课，一个要讲
故事，我哪里来的
时间呢？人到中
年，属于自己的时
间都是磨碎了、拼凑了用的。
但是那天后，我却有一种很想
走进舞蹈房问一问具体情况的
冲动——而且，我真的拐了一
个弯，走了进去。
接待我的是一个20岁出

头的小伙子，一身嘻哈装扮，看
着就像从街舞舞台上走下来。
我问了一串问题，毕竟这几年
给自己娃报了很多课外班，早
就熟门熟路了：“这里招收新学

员吗？有什么舞种可以挑？怎
么来上课？怎么收费的？”问完
这一串，我居然发现自己有点
害羞，生怕人家小伙子看我一
个老阿姨，会不会心里嘲笑我
这把年纪还来学舞蹈，不应该
再等几年直接去跳广场舞了
吗？不料人家小伙子比我还
害羞，也不回答我问题，居然
低下头拼命在桌子上找东

西。不一会儿，他找到一张宣
传海报，铺在我面前指给我
看：“这是我们的各类舞种排
课表，万分欢迎随时来试上一
节课！”那天，我揣着这张排课
表回了家，晚上研究了老半
天，选了“基础JAZZ”，并在微
信小程序里预约了他们的试
跳课程。于是，我与舞蹈课的
缘分就此开始了。
每次课1小时，就教一支

舞蹈。每节课内容不同，没有
连续性，基础班的舞蹈略简单，
一段舞蹈少于30秒，还是非常
容易上手的，结束时候拍的视
频里，大家都能美美的。我一
周坚持上2—3次课。因为离
家近，我都换好了跳舞的运动
服，套个外套就从家里走过来
上课。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家里
人照看着，上完课我就赶回来。

两年半的时
间里，我从一个
“跳舞小白”，慢慢
越跳越好。舞房
换了好几批老师，

我每次遇到喜欢的老师，都会
尽量安排出时间跟她的课。
刚开始拍成果视频，我还

怕跳得不好，总躲在后面远离
镜头，后来渐渐有了自信，我
也开始离镜头越走越近。渐
渐来多了，我就每次提早5分
钟到舞房，还能遇上几个相熟
的同学，大家一起练习跳舞时
顾不上讲话，但课余就唠唠
嗑。

舞友们大部分都是20岁
出头的小姑娘，下班后有空就
来这里跳；也有像我一样家中
有娃的中年女性，“忙中偷闲”
出来锻炼身体——毕竟，跟着
大家一起跳舞比一个人默默
在健身房撸铁有意思得多
啦。运动真能让人显得更年
轻，而且自从两年多来不间断
的舞蹈训练，我的心肺系统明
显比之前强很多，多年来时感
胸闷气短的“老毛病”已越来
越少出现。我几乎每次都会
把舞蹈视频晒在朋友圈里，好
多不常见面的朋友一旦见到
我就说：“哈哈，我最喜欢在朋
友圈里看你跳舞了！”
这个世上，有很多缘分都

是偶然间形成的。有了一个念
想，尝试去做做，说不定命运的
齿轮就此启动了呢？

鲍伊琳

我与跳舞的“偶然之缘”

有和我一样喜欢喝花
茶的人吗？
味道还在其次，顶喜

看滚水注入玻璃杯的一
瞬，热气蒸腾，小小的花骨
朵如螺旋般浮浮沉沉，而
后渐渐舒缓，慢慢伸展，杜
丽娘慕色还魂，此刻流转，
仿佛有很细微的“啪嗒”一
声，那花整个地盛开了，仿
佛又是一春。
小时候的我，喝一点

红茶，半夜就要失眠，但还
是想和大人们一起喝下午
茶，于是倔强地要母亲给
我冲一杯花茶，坐在旁边
看图画书，现在想来，其实
还是贪恋配茶的点心。母
亲给我的花茶里夹一块冰
糖，喝起来淡淡的甜，但并
不抢味，无论是哈尔滨食
品厂的杏仁排，还是牛奶
棚的蛋糕边，又或者是阿
姨新做的咖喱角，花茶是
浓妆淡抹总相宜的。
现在的花茶工艺更新

迭代，前阵子去奈良，在一
家全是女学生的店里点了
一杯叫“满开”的花茶，原
来是茶叶包裹着花朵做成
球形，滚水下去，可以开出
一朵完整的花，美则美矣，
却少了一些滋味，有点像
《红楼梦》里贾政喜欢的稻
香村，人工痕迹太重，失去
了贾宝玉所说的“天然之
气”，相比之下，我更爱朴

实无华的杭白菊，淡淡花
香，微微甘苦，朝饮木兰之
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是别样的风雅。
不过，还是最近才知

道，杭白菊，其实并不是杭
州的白菊。
不过，却和一个在杭

州有着故事的男人相关。
西湖边，南屏山畔的

汪庄，恐怕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尽管汪庄的正式名
字是西子宾馆，但人们还
是习惯称呼它为“汪庄”。
汪庄最早的主人，当然姓
汪，叫汪自新。
但我们很难用一句话

来介绍汪自新。
他的家族企业是卖茶

叶，在民国有个相当知名
的名字——汪裕泰。汪裕
泰茶号从道光年间开起，
到了汪自新这一代，已经
是苏浙沪地区相当有名的
茶叶品牌，在全国各地都
有分店。汪自新的夫人是
胡适的表姐，胡适曾说：
“善增公（注：指胡适伯父
胡福田）与我母最好，惕予
（汪自新的字）夫人今年五
十五，面貌最像他母亲，使
我想念那两位慈善的死
者”。
胡适和汪自新的关系

很好，青年胡适到上海准
备出国之前，曾经将汪裕
泰茶号作为和老家的联系
通道，他的信里曾经这样
说：“附上信封二个，可用
此信封托人带至上海，托
汪裕泰号程云翁转寄交适

可直达也。”
但汪自新的职业却是

一名医生。他在1893年
决定放弃科举，跟随奉贤
夏景垣习中医医术，四年
之后在上海英租界中旺弄
设诊病所。之后又去日本
篠崎医院实习，又创办自
新医院，成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中西医结合疗效好”
的综合医生。不仅如此，
汪自新还创办了中华女子
产科学校，招收女性就
读。他甚至创刊了医学刊
物《医学世界》，发行量五
千册，这份杂志今天还能
在上海图书馆查到，我甚
至找到汪自新曾经发表的
论文，关于“如何处理枪
伤”，汪医生，不简单。
我猜想，汪自新的本

意是成为一名医生，他为
此曾经关闭了“苏州、奉贤
等地的茶叶分号”，也曾经
试图研发出“戒烟茶”这样
的产品，想要在医生和茶
商之间做平衡，但最终的
结果并不如他的意，汪裕
泰一度业绩不佳，汪自新
受到来自家族的巨大压
力。
还好，他有两个非常

争气的儿子。大儿子汪振
时是震旦大学医学博士，
继承了汪自新的自新医
院，是1927年上海特别市
政府卫生局登记有案发照
的西医之一。小儿子汪振
寰从早稻田大学商业系毕
业，回国后逐步接手汪家
茶庄生意。据说他很看不
惯父亲一年十多万的开
销，也许是为了躲避在上
海主持大局的儿子，汪自
新卖掉了上海的一处房
产，集资百万元在杭州西
湖清波门外购买土地，兴
建庄园，这就是汪庄（初名
清白山庄）。
据说，由于占据了不

少西湖的地盘，在修园林
的时候，汪自新一度遭到
老百姓的反对：
汪自新的商业头脑在

汪庄的设计上发挥得淋漓
尽致，上世纪20年代的茶
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要
脱颖而出，老本是吃不了
的，汪自新认定了“景以西
湖为美，茶因龙井而名”的
经营宗旨，决计以西湖为
依托，以龙井为品牌，充分
做足西湖的文章。汪庄虽
然是私人庄园，却带有一
些功能性。这里有汪裕泰
茶庄门市部，供应西湖龙
井名茶，并辟有一间试茗
室，里面陈列各种古色古
香名贵茶具，供游人品评
茶叶，甚至还有一个对外
营业的饭庄，叫“南屏山
灶”。试想一下，在这里，
你可以喝茶，买茶，吃饭，
游园，这样一来，来买茶的
人络绎不绝。上世纪30

年代的《西湖旅游指南》
里，汪庄已经成了“网红打
卡地”，1933年刊登于《申
报》的游记上说，“最满意
的园林是汪庄”，“有苏州
狮子林的风味”“疑置身在
法国公园里”。
汪庄主要售卖的是龙

井，但除了龙井，汪自新还
打算依托汪庄，开发一些
其他的茶叶单品。其中之
一，就是把桐乡的白菊包
装成杭白菊——当时杭白
菊被称为“茶菊”，是一味
中药材，在市场上并不好
卖。汪自新则认为，国人
不喜，不代表没有销路，他
利用1929年的西湖博览
会，把汪裕泰杭白菊故意
做成古朴包装，专门出口
到东南亚地区，原本两块
多一斤的杭白菊一度可以
卖到八十元。他是如何做
到的呢？首先，他为自家
的杭白菊亲自题写了产品
介绍：“杭白菊者，冬苗、春
叶、夏蕊、秋花，被受日月
精华、四时灵气……”茶包
上还特别印制了产地：“杭

州西湖金伦茶菊庄”，下面
有注解：本庄在西子湖畔
购地数千亩，精心栽培、生
产正宗杭白菊——实际
上，西湖根本没有什么金
伦茶菊庄。还真有想绕开
中间商的南洋老板，竟然
真的漂洋过海来到杭州，
寻遍西湖，想直接找到金
伦茶园采购杭白菊，却不
知道，这恰恰就是汪自新

耍的一个小手段——殊不
知，白菊不属杭州，而是汪
自新把桐乡白菊“移”到了
西子湖畔。
不过，汪自新确实热

爱菊花，汪庄假山石隙中
都布满菊花，汪自新亲自
身着短衣，与花匠操理花
事。每年，汪庄还会举行
菊展，名流群集，夜夜笙
歌，颇负盛名。

李 舒

杭白菊背后的男人

今年是中国书法
界一代巨匠沈尹默先
生诞辰140周年，受沈
尹默家属委托，闵行区
海派艺术馆将举办“造
极——纪念沈尹默诞辰140周年艺术
大展”。展品中有一张沈老书写的便
条，虽然很不起眼，却有着重要的史料
价值。内容是：谢谢你！刻得很好。我
的生日是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一号，农历
光绪九年五月初七日。便条是沈尹默
写给乐秀镐的。乐秀镐是上海文艺出
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因为工作关系

和众多海派艺术家都
有交往。他和沈老关
系相当不错，常有往
来，而且为沈老刻了不
少印章。有一次他带

着为沈老刻好的印章去拜访，因为乐先
生早年因病导致聋哑，语言有障碍，与
人沟通唯有笔墨交谈。也许是谈到沈
老的出生日期，沈老就在一张毛边纸上
写下上述的句子，于是乐先生就把这张
便条夹在他的印蜕中带回并珍藏至
今。但是乐先生那些和沈老交往的资
料都遗失殆尽，甚是可惜。

史军萍

沈尹默的便条

小时候，我家有两把
红木椅子，是老货，是外公
外婆送给母亲的陪嫁。椅
子色泽古雅，黑里透红，端
庄大气。大方靠背上镶有
素雅的云石面板，椅子还
设有精美的透雕把手。椅
子放在家中朝北的房间。
妈妈交给我和妹妹两人一
个“任务”就是每天打扫房
间卫生时要用湿软布给红
木椅子擦擦灰，一人负责
一把椅子。其实擦擦线条
简洁明快的椅背椅面椅脚
还不算麻烦，红木椅子黑
红锃亮，似乎从来不需要
上油上光，好像也很少蒙
灰积灰，可擦那两只小小
的双面透雕图案的椅子把
手，却很费力。透雕外表
有雕刻雅致的花纹错落，
透雕内里还有好几个精美
镂空的孔，擦拭时小手指
要拽着湿软布穿过这几个
大小不一的孔，才能擦拭
干净。到底是孩子，擦着
擦着就有些厌烦了，我们
有时边擦边望着椅子背云
石面板上若隐若现的图案
发呆，那上面黑白相间有
雾面效果的是画吗？很想
看到上面画着小屋、小河、
小人、小桥……可是没有
哇。不是画吗？那水墨画
感觉的纹理变化，犹如云
气氤氲，层峦叠嶂，山脉连
绵的一派朦朦胧胧又是什
么呢？后来我们长大了，
才读懂了这两把难得的带
天然纹理云石屏和透雕把
手、工料俱佳的红木椅子
的珍贵。可惜的是，两把
椅子却被无奈地处理掉
了，再后来家里长辈也相
继离开了，但比红木椅子
更珍贵的那段记忆，则深
深地留在眼角已添鱼尾纹
的小兄妹的脑海里。

孙大明

红木椅子

滇南的小城，我以为建水已经够
偏，没想到石屏比建水更静。
石屏的朱家花园原是清代的朱氏

私宅，如今已成了石屏县图书馆古城分
馆。在雕花的柱子和青砖铺地的回廊
之间，我不时看见埋头翻阅童书、画蜡
笔画的儿童和戴着耳机看书的年轻人。
走进石屏火车站，眼前几幢绿檐黄

墙的洋楼分明是法式风格的建筑，后来
得知果然是法国人设计的。石屏火车
站建成于1936年，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
路——碧石铁路的重要车站之一。我
在候车室隔壁的西餐馆喝咖啡。
那座小楼也是法式的，院墙的颜
色浓郁得让我想起元代《藏春集》
诗里的“煨开琥珀明黄色”。我看
过不少美景，时间越长就越无法
定义怎样的风景才是好风景，但
所有让我有片刻怔忪、不知今夕
何夕的地方，我都会长记心头。
石屏火车站就是这样的所在。也
许是我在正午空寂的院子里坐得
太久，餐馆的女主人走过来，一言
不发在我面前放下一本《石屏老
建筑》又翩然离去。我不知她为
何断定我会喜欢这本书，但它对我确实
是另一个惊喜。书里的照片清一色都
是黑白摄影，黑白照片看似单调，却有
种适合凝视的庄重感。古宅、花园、庙
宇、石桥……无论朴素或华美都有隔着
时间的恍惚与神秘，间或出现几个人，
脸上尽是前消费时代的神情。我没有
料到会在这里遭遇泱泱古国的光影记
忆。
离开餐馆前还书，无意中对女主人

说起下个目的地是企鹤楼。她一愣，说
企鹤楼在她的母校石屏一中，外人进不
去。但她随即请我稍等，出去打了一通

电话，然后让我记下一位石屏一中陈老
师的手机号码，说进校门前让保安与陈
老师通话即可。后来我们在石屏一中
教师的照片栏里找到了这位教数学的
陈老师。进了校园问路，问到的恰好是
副校长。如今回想起来，是这些好心人
接力将我送到了企鹤楼前，让我得以窥
见它的真容，我与石屏何其有缘。企鹤
楼中的“鹤”是石屏当地名士陈鹤亭，石
屏一中（当年的石屏县立中学）正是他
主张筹建的。这座楼是石屏人为感念
陈鹤亭先生而建的。坐北朝南的企鹤

楼是重檐四层楼房，圆窗青瓦，
顶部有三台宝瓶，建筑风格既古
典又不乏现代感。不必说整体
设计，就连砌楼用的青灰色方砖
上普通工匠写的字都极好，民国
人的审美真让人心服。企鹤楼
北面有座荷花池，左右两块石碑
上刻有清代书法家涂晫的狂草
对联：“不是虎丘，宁无聚石谈经
处。谁穿花径，为有喷泉喜客
来。”一所县立中学，却处处有气
势非凡之作。
那天我们的停车场在昔日

的石屏县衙隔壁，不远处有个李恒升故
居。这位李恒升，就是当年在陈鹤亭先
生倡导下，捐巨资创建石屏县立中学的
实业家。尽管宅门紧闭，但院子里高出
院墙一大截的白玉兰散发出半条街的
人都闻得到的香气。
前几天友人发来一张照片，拍的是

石屏文庙里一大群下棋、打牌的老年
人。主张“仁”的孔夫子应该不会介
意。这样的公共空间属性，比单纯的景
点要有意思得多。一座古城，难得的是
不曾将古与今割裂开只作标本用。石
屏的天然古雅，一寸寸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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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爱上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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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校
服务也需
要创新，创
新才有生
命力。

秋韵深深（油画）徐淑荣


